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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偶遇”的葬礼
曹景行

马克·扎哈罗夫在莫斯科去世了，

他的中国学生査明哲导演好几天后才

知道 。 中国媒体上找不到什么报道 ，

还是查导的朋友在中央戏剧学院一处

布告板上见到有人贴出消息， 拍照传

给他。 我们却有机会采访到了扎哈罗

夫的安葬， 10 月 1 日下午在莫斯科的

新圣女公墓， 正好遇上。

上午结束与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学

者的座谈， 赶往下一个地点新圣女公

墓， 天雨车多， 下午两点多才到。 入

口处似乎有点不寻常， 有警车和警察，

有电视台记者摆着脚架和摄像机， 还

有人手持鲜花在等着什么。 里面一定

有什么重要事情、 重要活动。 望进去，

主要通道的路口聚集着好多人， 红色

的遮雨棚下一片黑色的衣着， 那儿应

该在举行葬礼。

往里走了没几步， 就被一名女警

卫挡住， 要我们绕道。 往左不远是俄

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的三色国旗墓地。

我们从墙边转了个圈到了葬礼的另一

侧 ， 那边也停着一排黑色豪华汽车 ，

还有一群保卫人员。 见到一位女士走

出来 ， 俄语专业的刘方洲上去打听 ，

知道今天下葬的是俄罗斯导演扎哈罗

夫。 她说： “我来， 因为热爱他！”

莫斯科的 4G 信号算是不错 ， 中

移动全球通的联网能力也够强， 即使

在开阔的墓地当中， 我们用手机还是

很快就找到不少俄文和中文的资料 。

马克·扎哈罗夫是莫斯科戏剧界五大名

导演之一 ， 9 月 28 日去世 ， 享年 86

岁。 上午在他主管和打理了四十多年

的列宁共青团剧院举行了遗体告别 ，

下午移到新圣女公墓落葬。

对于我们的采访课程来说， 能够

遇到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 尽管有点

突然， 但如何很快做好准备进入状态，

如何在有限时间陌生环境中设法获取

必要、 足够的信息素材， 拿出合格的

新闻报道， 正是一次很好的现场实战

演练。 一转眼， 会俄语的学生开始采

访前来参加葬礼的仰慕者， 手持摄像

机的学生则绕到人群前面， 在圣咏的

音律中记录安葬仪式———

我们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重大

事件多语种全媒体报道团” 课程始于

2008 年， 今年已是第九次组团， 二十

位全校挑选出的学生连同四位老师 。

这次以俄语专业为核心， 中俄建交七

十周年为主题， 两个星期飞机加火车

穿行俄罗斯从东到西五个主要城市 。

10 月 1 日在首都莫斯科， 我们这一组

选定的采访目标是闻名世界的新圣女

公墓。

一个地方的公墓就是历史的记录、

集体的记忆， 以往几次课程中我曾与

学生一起去过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和蒙帕纳斯公墓， 去过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雷科莱塔国家公墓 ，

那儿葬着艾维塔 “庇隆夫人”。 这次时

间再紧也不应该错过新圣女公墓， 有

幸我们还 “偶遇” 了扎哈罗夫的葬礼。

说起扎哈罗夫， 二十多年前与查

导同时在莫斯科学戏剧的上海资深媒

体人邵宁 ， 用了 “如雷贯耳 ” 一词 ，

认为当年他同他的列宁共青团剧院在

莫斯科和俄罗斯都首屈一指， 地位崇

高。 中国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我们都

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他只来过

一次北京， 1987 年为中国青年艺术剧

院排演了苏联话剧 《红茵蓝马》。 但是

他对中国戏剧后来的发展却有特殊的

影响。

第二年， 作为他副导演的査明哲

在中央戏剧学院学报发表了论文 《扎

哈罗夫之谜》： “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

工作中的一个疏漏： 竟一直没有对扎

哈罗夫———近年来在苏联最有影响的

大导演之一， 进行研究和介绍。 他对

我们来说是个谜……”

扎哈罗夫带来了观念的冲击。 在

《红茵蓝马》 中扮演列宁的张秋歌那年

才二十三岁， 身高近一米八， 一点也

不像列宁。 但扎哈罗夫就是反对演员

从外形上追求与角色相像， 要求 “非

肖像化”。 他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的话说， “列宁的思想就是形象”。 演

出开场了， 张秋歌就穿着夹克衫和牛

仔裤从观众席跳上舞台， 以第三人称

进入角色 ， 开始还感到突兀的观众 ，

不用太久就接受他就是列宁。

为扎哈罗夫当副手的査明哲从旁

观察 ， 发现他 “工作起来像一团火 ，

生活中像一个猜不透的谜”。 他传授的

舞台秘诀是： 保持观众的欣赏兴趣甚

至吊足胃口， 但是永远不要让他们猜

到下面你给他看什么、 出现什么场面。

査明哲从中发现， 导演艺术的关键就

是把握戏剧节奏、 营造戏剧氛围、 设

计矛盾冲突、 呈现生动的细节。

1991 年査明哲赴苏联攻读博士

学位， 被扎哈罗夫留在莫斯科成为入

门弟子。 那四年正是苏联解体的动荡

时期， 老百姓普遍承受着体制变动带

来的苦难和压力，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对艺术 、 对文化的热爱 、 尊重与追

求， 莫斯科到处都有演出， 剧场里晚

晚火热爆满。 回国前他去剧院同导师

告别， 临分手时问了一个想了很久的

问题： “戏剧对俄罗斯人究竟意味着

什么？”

这个故事査明哲后来讲过好多

次， 在中国戏剧界已经广为流传。 10

月 19 日傍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后

台的化妆间里， 他给我们再次回忆了

当时的情景。 扎哈罗夫说了一句 “你

问得很好 ”， 却没有马上回答 。 两人

走出剧院， 扎哈罗夫在台阶上停了下

来， 若有所思看着夕阳， 旁边的教堂

正好传来钟声。 这时他喃喃自语般地

说了一句 “剧院就是教堂 ”， 既回答

了学生最后的问题， 又像是给自己一

个答案。

戏剧和剧院给俄罗斯观众带来了

精神的升华， 而对扎哈罗夫来说， 那

儿就是他的天堂。 但 10 月 1 日那天他

离开了剧院， 来到了公墓， 他的另一

个天堂。 这块新的墓地就在新圣女公

墓的当中， 上面铺满了鲜花， 他的黑

框大照片搁在棕黄色的东正教十字架

前， 暂时代替未来会有的雕像。 往左

几十米就是俄罗斯文学和戏剧巨匠契

诃夫的墓地， 对面则是果戈理， 又一

位俄罗斯大文豪。 夜深人静时， 他们

会谈论些什么？

葬礼结束了 ， 参加者陆续散去 ，

也有人留在细雨中整理周边的好多花

圈， 最庄重醒目的那只绸带上写着俄

罗斯联邦政府的字样。 深秋的莫斯科

很美， 尤其在新圣女公墓里面。 金黄

色的树叶一半铺在地上， 另一半还挂

在树上， 不时会飘落到两万多座墓地

上 。 从 10 月开始公墓提前到五点关

门， 管理人员催促我们离去， 时间太

短只能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

第二天翻到 《俄罗斯报 》， 关于

扎哈罗夫葬礼有大半版的报道。 俄罗

斯人很尊重艺术家和文化人， 尊重这

位戏剧导演， 无论生前还是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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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儿童， 有

关那时一些吃的记忆仍未褪去， 有些往

事至今回味无穷。 那时我的外公还很健

朗， 他是当家人， 客堂里挂着一本大日

历 ， 一些时令节气日 ， 他都用笔圈起

来， 到了这一天， 家里的吃食便与往日

有些不同。 他还有一本簿子， 专门记录

一些故去亲人的忌日， 以及他们生前有

关吃食的喜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给我

的外婆过周年。 周年前几日， 外公就要

叮嘱家人准备起来， 主要是采购一些鸡

鸭鱼肉等荤菜， 素菜自家田里有。 外公

在食材的选用和加工上很考究。 比如做

红烧肉的肋条， 要取哪段， 吃口才好；

馄饨芯里的肉， 要用梅花肉， 才嫩。 这

都有讲究。 有的菜他担心别人做不好，

就要亲自下厨。 有一次我见外公从厨房

出来， 好像不开心， 后来才知道， 新来

帮佣的阿姨， 把做红烧肉的一块肋条，

一块块切得不整齐， 不入外公眼。 外公

叹道， 落手太快了， 实在不像样！ 我当

时想， 只要烧得好吃， 不整齐也没关系

呀。 好多年后读到孔夫子 “肉割不正不

食” 句， 想起外公， 不由会心一笑。 或

许这里有对食材加工采取粗暴态度， 缺

乏专业精神的一种不满吧？

外婆的周年日这天， 亲朋好友都来

了 ， 他们携带着不同的礼物 ， 都是吃

食。 有桃红纸裹着的云片糕； 有竹篾编

的小黄篮里盛着的苹果或生梨； 有的拎

一盒蛋糕， 纸盒里装有八只小蛋糕。 这

些礼品的包装都很简单朴素， 用今人的

眼光来看， 未免有些寒酸。

烧过香磕过头， 宴席开始。 客堂里

摆了两张八仙桌， 孩子们另有小方桌伺

候。 上桌的菜， 都用瓷碗瓷盆盛放得扑

扑满。 有刚刚从蒸笼里端出来， 身上冒

着汗似的红烧肉、 有切得如铁鐽砧大小

般的咸肉， 鸡和鸭都是整只上桌。 鱼要

么是糖醋黄鱼， 要么是大汤黄鱼， 带鱼

是不上台面的。 有时候还有走油蹄髈、

爆炒鳝丝、 白切山羊肉、 草头圈子、 河

蚌炖豆腐等。 素菜则是当季田里的时令

菜。 菜虽然丰富， 但只数通常不会过十。

五十年代的生活想来还比较安逸，

故此大人们常借着由头， 花心思操办一

些吃的事情。 这些事情做得很隆重， 会

让我这样的小孩认为， 先人的纪念日或

节气日， 就是大家可以聚一起多吃几样

好小菜。

那年月虽是食材不缺， 但人们多是

崇尚节俭 ， 平常餐桌上 ， 也就两三个

菜， 即使家宴多下来的剩菜， 明后天会

烧烧煮煮继续吃。 人们对吃饭有一种恭

敬的态度， 我们家对小孩也有很多规矩。

比如， 吃饭时一定要捧住饭碗， 吃完后

碗里不许剩饭粒， 搛菜时筷子不能在菜

碗里翻来翻去， 饭桌上不能喧闹等等。

五十年代末， 副食品供应一下子紧

张起来， 手头有钱也买不到货， 但正所

谓 “乍贫难改旧家风”， 老外公一年里

还是要勉力操办几次家宴待客， 只是台

面上少了荤菜多了素菜， 而亲戚们仿佛

比之前来得还要多， 多是为了能满足一

下空虚的胃。

六十年代开端， 各种吃穿用大都要

凭票供应， 日子变得艰难， 外公已经去

世。 我和弟弟妹妹们渐渐长大， 胃口也

变大 。 以往家里惯例 ， 烧饭总要多烧

点， 以备客人突然上门有饭吃。 但此时

只能是候分克数下米， 每顿饭分吃得精

光， 还觉未吃饱。 父亲买了一些搪瓷小

碟， 菜出锅了由我平分到每个碟子里，

分菜人最后一个拿。 这是一项考验眼力

的活， 我的工匠精神， 常让弟妹们围绕

着分好的每碟菜， 左顾右盼， 选了这碟

又觉得那碟多， 真是难分伯仲。

那时家里还有保姆， 她的口粮要大

家分担， 为了增加一点吃食， 有一次不

知父亲从哪里搞来了一小车南瓜， 堆了

小半间屋， 于是餐桌上顿顿就有南瓜。

有一回， 母亲做了一顿别样的晚饭给我

们吃。 把南瓜切成小块多加水先煮熟，

接着再放一块老豆腐和一把切碎的卷心

菜老叶 ， 这些都熟了 ， 再舀一勺籼米

粉， 投进锅里， 接着用筷子不停在锅里

搅拌。 这锅三不像的晚饭， 因为量大，

大家可以多吃点。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 ， 人们的心思

都放在 “抓革命 ” 上 ， 吃的事情好像

是无关紧要了 ， 但孩子们闹嘴馋是不

可避免的 。 我们村上有户租房人家 ，

家有四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 ， 做父亲

的是个炉前工 ， 夜班回来常常小睡一

会儿 ， 就骑着自行车带着下水穿的橡

皮衣 ， 到郊外野河浜里去摸鱼 ， 改善

家里伙食 。 他家屋子小 ， 夏天的晚餐

桌常放在屋外 。 我两个弟弟看到了常

回来向我妈通报： 他家今天吃螺蛳了！

他家今天又吃鱼了 ！ 有一天夜里 ， 这

位炉前工来敲我家门 ， 送来几条河鲫

鱼 ， 我妈大为感动 ， 要拿钱给他 ， 他

连连摆手说： 阿嫂， 我不能收你钱的，

收了钱我就变成投机倒把了！

我妈收了鱼 ， 作为回礼 ， 后来做

了一些菜肉圆子 ， 端给他家 。 那天傍

晚， 野在外面的两个弟弟冲进门大嚷，

你们快去看 ， 阿三阿四打起来了 ！ 我

出去一看 ， 他们家最末两个相差一岁

的男孩扭在地上滚来滚去 。 原来我妈

给他家的圆子是按照他家人口每人两

个 ， 这天因为阿四晚到家 ， 阿三就把

阿四的两个圆子偷吃掉一个 ， 阿四知

道了， 气得就在阿三的腿上咬了一口，

阿三被咬疼了 ， 打了阿四一记耳光 ，

这就炸了马蜂窝 ， 边上人怎么也扯不

开这对冤家。

七十年代， 人们开始意识到抓生产

的重要性了。 物质供应虽仍要凭票， 但

民间多了偷偷交易的所谓 “黑市”。 黑

市上只要多花钱， 也能买到猪肉禽蛋等

副食品。 我家有个亲戚是北京人， 当时

他家有个儿子正谈恋爱， 那小子笼住女

友的办法， 就是让她常来蹭饭。 而他母

亲得知儿子的女友哪天会到， 总要准备

点肉， 哪怕是一碗炸酱肉丝面。 某天儿

子携女友突然驾到， 儿子见桌上没肉，

就嬉笑着问他母亲： 妈， 今天卖肉的怎

么没撞上您？ 他妈妈的幽默一点不输儿

子， 回答说： 明天你爸发工资， 后天就

撞上了。 这话传到我们家， 让我们几个

孩子经常学舌。

那时我家在六十年代被收掉的一份

宅基地， 也归还了我们。 因为有了田种

了菜， 就常有亲戚上门， 摘点菜带走。

物质宽松了点， 亲朋好友上门来， 留顿

饭也不再是很难的事情了。 我父亲有个

朋友， 星期天下午常登门， 我们几个孩

子都爱听他讲故事说趣闻， 他的故事往

往讲到我家厨房飘出香味时就刹车了，

然后起身要走。 我们又哪能放他走？ 这

样， 每回他留下吃饭时总要念叨一句：

哎呀呀， 我又要拐饭吃了！

我记得有一次餐桌上有两样东西让

这位爷叔赞不绝口。 一样是油鸡地从从， 另
一样是糟蛋。 这是我妈到一家著名的南

货店里买来的。 两样东西都装在柜台上

摆置的大玻璃瓶里 ， 顾客携器具来零

拷。 鸡地从从菌极鲜， 浸在黄澄澄的油里，

连油都鲜得要掉眉毛似的； 糟蛋是用生

蛋浸在酒糟里泡制， 蛋将化未化， 和白

色的糯米糟混沌一团， 呈现出讨人喜欢

的奶黄色， 醉人口眼。 这两样东西若是

搭粥吃更妙， 后来市场上就不大见了。

几十年后网购流行， 我在网上买过一款

号称是极品糟蛋， 但这糟蛋已不是那糟

蛋了， 还买了一瓶标注原味的油鸡地从从，
舌尖上也已尝不出记忆中的味道了。 确

实， 有些过去心心念念想吃的东西， 如

今到嘴已不觉其妙了。 是现在人的嘴巴

刁了？ 是食材原料不正宗？ 是传统制作

工艺的失传？ 众说纷纭。

进入八十年代 ， 改革开放万象更

新。 粮票布票等虽然还要用， 但物质供

应要比七十年代大大丰富了。 人们的肚

子里有了油水， 粮食也就吃不多了。 城

市家庭几乎家家都有多余的粮票， 街头

巷尾就有一些农村来的人， 提着竹篮里

的鸡蛋， 来换粮票。 想来农村粮食还是

紧张。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全面好转， 粮

票一下子取消了， 我家多出来的几百斤

粮票全作废了。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 家里常有 “毛脚” 光临。 有一

天我弟弟的女友， 在外参加活动， 中午

不想在外面吃饭， 顺道往我家来了。 晚

上弟弟问我妈， 侬弄了点啥菜？ 伊吃得

开心吗？ 我妈说， 我看伊今朝胸膛口挂

了三把钥匙了！ 啥意思？ 弟弟很奇怪。

我妈答： 开心、 开心、 真开心！ 这三个

开心， 全赖那时家里已有了一台叫 “万

宝 ” 的冰箱 ， 冰箱里存放了一袋生鸡

腿 。 油炸鸡腿 ， 是那年月上档次的

美食 。

到了九十年代， 国家实施的一系列

惠农政策已见成效。 一切有关吃用的票

证都取消了， 副食品市场琳琅满目， 各

种进口商品也相继登陆， 大小餐馆到处

闪亮登场。 大家开始讲究吃的质量， 老

百姓到大饭店吃饭也成了寻常事。 样样

东西买得着， 这让我妈的厨艺大发挥，

烹饪的积极性前所未有， 餐桌上的丰富

超过了五十年代外公在世时的风光。

时至今日， 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已

经不再为吃穿发愁了， 即使收入不高的

家庭， 吃点荤菜喝点牛奶又有啥稀奇？

在外作业的农民工、 快递小伙， 随便一

顿盒饭， 里面也有荤有素。 这光景早已

赛过从前穷人羡慕地主富裕的那句

话———“地主家真有钱， 他们天天吃饺

子！” 前几天我到菜场买鸡蛋， 一个摊

位上 ， 各种鸡蛋还有鸭蛋 、 鹅蛋 、 鸽

蛋、 鹌鹑蛋， 样样有。 我对女摊主说，

你家东西真全啊 ， 你各种蛋可以随便

吃。 谁知她说， 做这个生意， 俺早吃厌

了……听此言， 想从前， 真让人生出不

知今朝是何年之感。

生活富足了， 浪费现象也跟着来。

穷日子富日子都尝过的老妈， 见现在有

人胡乱丢弃食物， 总要叹一声： 真罪过

啊！ “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

半缕 ， 恒念物力维艰 ”， 这样的古训 ，

根植在她九十多岁的脑中。 有时电视上

看到国人餐桌上大肆浪费的镜头， 老妈

会很生气地斥道 ：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

疼， 日脚好过了， 开始作了！ 而后会发

出这样的疑问： 这样浪费下去， 假如再

来荒年灾害怎么办？ 现在世界上是不是

人人都吃上饱饭了？ 问得好啊！ 今天的

人， 确实需要温故察今而望远。

雕像与石碑
邢小群

在国外旅游， 常常看到纪念已故

文学艺术家的雕像。 从西班牙马德里

的塞万提斯雕像， 到波兰华沙的肖邦

雕像， 到芬兰赫尔辛基的西贝柳斯雕

像， 无不坐落在最醒目的位置， 体现

了那里对本国文化巨匠的崇敬。 几个

月前， 我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 还见

到作家、 诗人阿利亚加的雕像， 仅为

头部， 就有一人多高， 脖颈如千年古

树的根基， 头发一团一簇， 茂密的发

丛中， 布满了神态丰富的人物， 原来，

这些人物都是他作品中出现过的形象，

让我久久难忘。

我们过去没有在公共场所为已故

文学艺术家立像的传统。 在很长时间

内， 除了鲁迅， 很少见到其他文学艺

术家的雕像 。 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 。

许多地方重视打造本地旅游资源， 纷

纷为本土文化先哲树碑立像。 其中一

些作品形神兼备， 成为新的人文景观。

前不久， 我在山东日照银河公园，

看到了一座为出生于日照的诗人牟宜

之建立的诗碑。 碑高四米， 上面是诗

人的头像浮雕， 下面是他 20 岁写的诗

《少年行》： “少年颇负倜傥名， 略触

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 胸添

五丘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 农工

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 大道

如天任我行！” 在山东乐陵， 这位诗人

的陵园也有一尊石雕， 背后是书法家

李铁城书写的另一首诗 《从延安到冀

鲁边》： “月明却照汉秦关， 回首微茫

九点烟。 事业尽抛封豕尾， 河山犹待

伏龙肩。 行间骑坐戎衣窄， 酒畔谈兵

战血鲜。 鹤唳风声惊日夜， 扬鞭策马

驰幽燕。” 豪气凌云的好诗与飞扬恣肆

的书法， 令人流连忘返。

牟宜之出生于 1909 年 ， 逝世于

1975 年。 作为诗人， 其不凡的艺术造

诣近十年才被社会发现， 文学史家已

将他与当代诗词大家聂绀弩并论。 诗

人生前不曾想到身后殊荣。 1969 年他

60 岁， 在困顿之中曾写诗自况： “无

诗焉能言吾志， 有功岂必书之碑。” 身

后立碑塑像， 不在他意料之中。

但是， 他生前也立过一座碑， 碑

上无诗， 却更有历史的分量。 这就是

位于山东沂南的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

念碑。

此碑的发现出于偶然。 就在前几

年， 一个朋友开车旅游， 经过沂南砖埠

镇袁家庄汶河岸边， 发现一座石碑， 好

奇心让他停车观赏碑文， 书有 “袁家口

子大堤落成纪念碑”， 为牟宜之题写。

他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住在北京的牟宜之

儿子牟广丰。 牟广丰前去探寻。 不想走

近石碑时， 遇到一位老人阻拦。 老人神

态非常警惕， 问他要干什么？ 原来， 有

关部门正在当地修桥， 老百姓担心施工

部门将石碑挪作他用， 自发组织看护。

当老人知道来人是牟宜之的儿子， 马上

变得像亲人般热情。 牟广丰看到， 石碑

前还有香炉和供品。 和护碑老人攀谈，

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

原来这里是沂河与汶河交汇处 ，

历史上洪水常在此肆虐 。 1941 年春 ，

时任抗日民主政府沂蒙区专署专员的

牟宜之 ， 组织当地百姓 ， 以工代赈 ，

奋战三个月， 筑起十里长堤， 水患从

此根除 。 78 年来 ， 当地遇到多次洪

水， 此堤仍固若金汤！ 今年夏天， 台

风再次入侵山东， 引发暴雨， 齐鲁大

地多处遭灾， 大堤巍然不动。

大堤落成时， 立了这座石碑。 石

碑上除了牟宜之题写的 “民主堤” 三

字， 还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八路军

山东纵队政治委员、 省战工委员会主

任黎玉题写的 “民主战胜一切” 和山

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 爱国民主人

士范明枢题写的 “上天下地， 人位乎

中； 志士担当， 乃有事功。 袁家石梁，

二水流洪， 历年为灾， 牟子宜之， 矢

勤三月， 於焉荡平！”

沂蒙区参议长刘云浦撰写约 700字

碑文， 记载了大堤修建的缘由和经过：

本县沂西区袁家庄迤北 ， 为沂 、

汶二河汇流处。 每值夏秋雨季， 山洪
暴发， 二河之水同时俱涨， 复因河床
过高， 河身太狭， 水量激增， 宣泄不
畅， 辄由袁家庄东溃决南流， 致三十
余庄村尽成泽国， 万余亩膏壤悉被淹
没。 数十年来， 动成巨灾。 虽旧有土
堤， 因岁久失修， 颓废弃用。 民众苦

之， 每思兴筑石堤以防水患， 而卒未
能也。

自我民主政权树立以还， 兴利除
弊 ， 不遗余力 ， 对此攸关民生之举 ，

奚能漠然置之？ 经详细勘查、 精确设
计， 乃决计兴筑。 赖本区行政专员牟
宜之、 本县县长尚明两先生之号召领
导， 与全体工作同志、 群众团体之奋
起努力， 及民众之热烈拥护， 遂于本
年四月上旬 ， 鸠众庀材 ， 经始兴工 。

民众莫不踊跃欢忭输财服役。 历时三
月余， 值我抗战建国四周年纪念之日
克告厥成。 此后， 当可永杜水患， 丰
稔有期。 乃举行盛会， 以志不忘。 与
会民众举欣欣然有喜色， 其乐从可知
也。 至沂、 汶二河水利工程之全部兴
修， 则有待于异日。

大堤计共长五千零三十九公尺 ，

土堤长四千七百三十公尺， 石堤长三
百零八公尺， 石堤宽： 底四公尺， 顶
一公尺， 高六公尺， 地基一千二百十
五方公尺。 共需民工五万六千三百名，

石工八千九百六十二名， 用石灰八万
七千五百十斤， 费国币一万五千四百
七十四元七角二分。

账目公开， 精确到分， 让人慨叹！

这是万民同心、 保护家园的见证， 是

抗日政府民主管理的见证， 也是牟宜

之等人廉政勤政的见证！ 当时强敌入

侵， 环境险恶， 施工条件简陋， 现代

机械设备根本谈不上， 但工程设计之

好， 施工质量之高， 管理之廉洁高效，

仍然让后人难以企及。

抗战期间， 当地百姓为了保护这

座石碑， 用柴草掩盖了它。 现在除了

个别地方字迹不清 ， 基本完好无损 。

大堤造福于民， 这座碑也成了护佑百

姓的圣物， 当地举办喜事， 常有人前

来烧香， 燃放鞭炮。

勒石刻碑， 并非难事。 留驻人心，

才算永恒！


